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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

“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的演进及影响∗

王　 晋

摘　 　 要： 作为“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之外最大的分支，西奈分支源起于

２０１１ 年埃及乱局之后的西奈半岛。 该组织虽然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经历了埃及政府的数

次打击，但仍然依靠其主要力量在西奈半岛地区迅速发展起来。 “伊斯兰国”组织西奈

分支的发展离不开埃及国内特殊的极端主义历史背景，同时受到西奈地区贫困社会现

状的刺激，更受到埃及军队在西奈地区反恐举措失当的影响。 “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

支的源起和发展，为分析“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外的扩张提供了一个难

得的案例。 在中埃经贸交往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伊斯兰国”组织在埃及的滋长和扩张

带来的地区安全隐患，更值得中国持续关注和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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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圣城支持者（Ａｎｓａｒ Ｂａｉｔ ａｌ⁃Ｍａｑｄｉｓ）”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
并更名为“伊斯兰国西奈省”（Ｗｉｌａｙａｔ Ｓｉｎａｉ，以下简称“西奈分支”）①。 如今，该组织

已成为“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之外最大的分支机构。 “伊斯兰国”组织在西

奈地区的扩张已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② 近两年来，“西奈分支”已经策划了多起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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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②

本文系 ２０１６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 （１６ＺＤＡ０９６）和上海市教委智

库建设项目“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ＫＹ０１Ｃ０２２２０１６０１３）的阶段性成果。
该组织自称为“西奈省”，但埃及政府只使用“耶路撒冷虔诚者”或“圣城虔诚者”。 为了方便叙述，本

文统一将该组织称为“西奈分支”。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后西奈地区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活动情况，参见刘中民、赵星华：《埃及西奈半岛极端组织

浅析》，载《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第 ４４－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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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埃及军队、政府机构、埃及平民、外国游客以及西方国家在埃及机构的袭击事件，
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 “伊斯兰国”组织在埃及西奈地区的发展脉络为探究“伊斯兰

国”组织在海外的扩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样本。 “西奈分支”在埃及及其周边地

区的发展及影响，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和警惕。

一、 “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的源起与变化

“西奈分支”原名为“圣城支持者”，２０１１ 年在西奈半岛成立。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开罗

紧急事务法院（Ｃａｉｒｏ Ｃｏｕｒｔ ｆｏｒ Ｕｒｇｅｎ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裁定“圣城支持者”为“恐怖组织”。
成立之初，“圣城支持者”主要破坏西奈半岛地区的输油管道和交通设施。 ２０１３ 年埃

及军方罢黜穆尔西总统职务后，“圣城支持者”开始大肆袭击西奈半岛地区的埃及军

事和政治目标。 ２０１４ 年初，不少“圣城支持者”的成员开始前往叙利亚寻求“伊斯兰

国”组织的资金支持。 同年 １０ 月“圣城支持者”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并更名为

“西奈省”。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在一次讲话中号召西奈地

区的极端分子“加入就近的组织之中”，并且扬言要“向埃及独裁者发动袭击，让犹太

人恐惧地颤抖。”①

随着时间的演进，“西奈分支”的袭击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 “圣城支持者”成立

之初，主要袭击西奈本地通往以色列和约旦的油气管道，并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

弹。 事实上，从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３ 年，“圣城支持者”并不是西奈半岛地区极端组织的

“主力军”。 当时，西奈半岛还活跃着其他极端组织，它们的人员规模和影响力都远

超过“圣城支持者”。 例如，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底西奈地区的极端组织向以色列发射 ９９ 枚

火箭弹，其中“圣城地区圣战者协调委员会（Ｍａｊｌｉｓ Ｓｈｕｒａ ａｌ⁃Ｍｕｊａｈｉｄｉｎ ｆｉ Ａｋｎａｆ Ｂａｙｔ
ａｌ⁃Ｍａｑｄｉｓ）”发射了 ７２ 枚，而“圣城支持者”仅仅发射了一枚针对埃拉特的火箭弹。
在组织架构上，“圣城地区圣战者协调委员会”早在 ２０１２ 年末就建立了“加沙分支”，
他们开展秘密活动，并且在加沙地区策划了数起暗杀和爆炸事件，直至 ２０１３ 年被哈

马斯下属的安全机构摧毁。
包括“西奈分支”在内的西奈极端组织“本土性”和“内生性”特征明显。 ２００５

年，“认主独一与圣战组织（Ａｌ⁃Ｔａｗｈｉｄ ｗａ ａｌ⁃Ｊｉｈａｄ）”制造的沙姆沙伊赫爆炸案，开启

了西奈地区的极端主义泛滥时代。 该组织创始人哈立德·穆萨德（Ｋｈａｌｅｄ Ｍｕｓａｅｄ）
出生于北西奈地区的萨瓦拉卡（ａｌ⁃Ｓｗａｒａｋａ），其本人深受伊拉克“认主独一与圣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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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Ｙｏｓｓｉ Ｍｅｌｍａｎ，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Ｂｅｈｉｎｄ ＩＳＩ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Ｊｅｗｓ，”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 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 ２７，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Ａｒａｂ⁃Ｉｓｒａｅｌｉ⁃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ｔｒｕｔｈ⁃ｂｅｈｉｎｄ⁃ＩＳＩ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ｔｈｒｅａ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Ｉｓｒａｅｌ⁃ａｎｄ⁃Ｊｅｗｓ⁃４３８５４７，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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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头目扎卡维的影响，因此，由他领导的极端组织也与扎卡维的组织名称相同。 哈

立德在领导“认主独一与圣战组织”期间，多次表明要追随扎卡维，并视其为组织的

榜样。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埃及军方击毙哈立德。 哈立德死后，“认主独一与圣战组织”趋
于瓦解，成员逃往西奈阿里什、拉法、伊斯梅里亚（ ａｌ⁃Ｉｓｍａｉｌｉｙａ）、哈拉勒山（Ｈａｌａｌ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和纳赫拉（Ｎａｋｈｌａ）等地藏匿。 之后，有些极端分子通过联络当地的宗教和

社会人士，伪装成社会慈善人员，并成立了若干伊斯兰慈善团体，如“北西奈冲突协

调委员会（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Ｓｉｎａｉ）”等组织，帮助

当地部落和村镇居民进行军事训练，建立地方武装以对抗政府。 有些极端分子则重

新招募当地人，组成新的极端组织，袭击埃及政府和以色列目标。 其中，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在西奈地区成立的“圣城地区圣战者协调委员会”最具代表性。 “圣城地区圣战者协

调委员会”以“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即后来的“伊斯兰国”）为
模板，赞扬他们在伊拉克的英勇战斗，称颂本·拉登的功勋，表达出对“基地”组织的

忠诚。 “圣城地区圣战者协调委员会”还曾经在 ２０１３ 年提到要鼓动加沙地区的极端

分子推翻“腐败的哈马斯”，进而直接向以色列发起战斗。① 除了该组织外，２０１１ 年

之后西奈地区还出现了多个极端武装团体，包括“乌玛军（ Ｊａｙｓｈ ａｌ⁃Ｕｍｍａｈ）”、“伊斯

兰军（Ｊａｓａｙ ａｌ⁃Ｉｓｌａｍ）”和“圣城支持者”。 总体来看，在 ２０１２ 年之前，“圣城地区圣战

者协调委员会”的活动更频繁，其作用更大。
２０１１ 年埃及政局动荡后，西奈半岛的安全形势再度恶化。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在征得

以色列政府同意之后，埃及军队发起“猎鹰行动”，调集 ２，５００ 余名军人部署西奈半

岛，展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击毙和抓捕了大批可疑分子，但西奈的安全局势并未明

显好转。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美国国务院反恐协调办公室发布报告认为，“贯通西奈、以色

列和加沙的武器、人员、现金和其他违禁品的非法走私网络，可能与当地的恐怖组织

存在关联。 此外，利比亚卡扎菲政府倒台后，由利比亚过境西奈走私到加沙的武器

数量也大大增加”。② 从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到 ２０１２ 年，不断有武装分子由西奈地区向以

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并且通过西奈半岛潜入以色列境内向以色列军民目标发动袭

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鉴于此，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埃及政府再次动用陆海空三军力量，在
西奈地区发起了规模更大的名为“西奈行动”的军事行动，打击藏匿在西奈地区的极

端分子。 在为期近一个月的行动中，埃及军队拘捕了约 ２，０００ 名极端分子嫌疑人，缴

·４５·

①

②

Ａｙｍｅｎｎ Ｊａｗａｄ Ａｌ⁃Ｔａｍｉｍｉ， “ Ｍａｊｌｉｓ Ｓｈｕｒａ ａｌ⁃Ｍｕｊａｈｉｄ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Ｈａｍａ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Ｆｏｒｕｍ， Ｍａｙ ６，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３５００ ／ ｍａｊｌｉｓ⁃ｓｈｕｒａ⁃ａｌ⁃ｍｕｊａｈｉｄｉｎ⁃ｇａｚａ，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 日。
Ｌａｈａｖ Ｈａｒｋｏｖ，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Ｊｕｌｙ ３１，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ｊ ／ ｃｔ ／ ｒｌｓ ／ ｃｒｔ ／ ２０１１ ／ １９５５４４．ｈｔ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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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捣毁了数十条连接西奈—加沙地区的地下通道。① 埃及军方

还十分注重同当地贝都因人相配合，在行动中组织当地贝都因部落长老参与会谈，
指认极端分子嫌疑人。

然而，埃及的军事行动不仅没能根除西奈当地的极端组织，当地驻军反而屡遭

暴力袭击，“圣城支持者”也逐渐成为西奈地区最强大的极端组织。 原因有三：第一，
西奈当地适合极端组织生存的土壤仍然存在，埃及军队的强力打击难以持续；第二，
逃亡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极端分子同当地的“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下属的“支
持阵线”取得联系，一些拥有实战经验的武装人员秘密地潜回西奈地区；第三，埃及

军队在西奈半岛地区的军事行动在打击极端组织的同时，客观上打破了各个极端组

织在西奈地区的力量平衡。 事实上，“圣城支持者”、“圣城地区圣战者协调委员会”、
“乌玛军”和“伊斯兰军”等极端组织有着相似的意识形态，但成员间部落和家庭矛

盾、组织结构和境外支持背景的差异，使不同组织在西奈地区相互倾扎。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埃及政府实施强力打击，重创其他极端组织，却为“圣城支持者”的扩张带来良机。

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圣城支持者”（“西奈分支”）无论在袭击目标和活动区，还是袭

击烈度和宣传方式上都发生了变化。 在袭击目标上，“圣城支持者”由袭击油气管线

和军事目标，扩展到政府官员和普通游客。 如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圣城支持者”将参与

推翻穆尔西政府的情报官员穆罕默德·马布鲁克（Ｍｏｈａｍｅｄ Ｍａｂｒｏｕｋ）在开罗的家

门口打死。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圣城支持者”在西奈塔巴的一辆旅游车上引爆了炸弹，炸
死多名韩国游客，袭击者还威胁外国游客迅速离开埃及。 在活动地域上，“圣城支持

者”由成立之初在西奈地区扩展到上埃及、开罗甚至加沙地区。 如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埃及

内政部长技术办公室主任穆罕默德·赛义德（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Ｓａｉｄ）在开罗家中被刺身

亡。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加沙地区出现一伙自称“伊斯兰国”组织人员的极端分子，袭击了

加沙城内的法国文化中心。 在恐袭规模上，“圣城支持者” （“西奈分支”）策划的袭

击频次和规模不断扩大，由过去单纯的袭击和破坏，发展到同埃及军队大规模的直

接对抗和交火，显示出武器装备和组织规模的全面提升。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西奈半岛北

部和苏伊士运河附近多处军警检查站，几乎同时遭到了武装分子的自杀式袭击以及

迫击炮和汽车炸弹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西奈城镇谢赫祖韦德

（Ｓｈｅｉｋｈ Ｚｕｗａｙｅｄ）遭到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② 在此次袭击事件中，“西奈分支”选
择同埃及军方直接对抗。 袭击者不仅多达 ３００ 余人，而且拥有迫击炮、火箭炮甚至导

·５５·

①

②

Ｏｍａｒ Ａｓｈｏｕｒ，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ｎａｉ，”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５，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ｅｄｕ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２ ／ ０９ ／ ０５⁃ｊｉｈａｄｉｓｍ⁃ｓｉｎａｉ⁃ａｓｈｏｕｒ，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ＩＳ 袭击埃及北西奈省造成 ５０ 人丧生》，环球网，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 ／ ｐｈｏｔｏ ／
２０１５⁃０７ ／ ２７８３８１１＿２．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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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等重武器，同埃及军警交火长达十多个小时，袭击者还在多个地点升起了“伊斯兰

国”组织的旗帜，最终埃及军队在出动武装直升机等重型武器之后才将此事平息。

在宣传方面，“圣城支持者”（“西奈分支”）的宣传方式更加专业。 在袭击发生之后，

“西奈分支”往往能够在第一时间通过社交平台“认领”事件，而且能够通过视频来记

录袭击过程。 如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埃及一艘巡逻艇遭到导弹袭击，随后“西奈分支”认领

了此事件，并且配有视频资料大肆渲染。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一架载有逾 ２００ 人的

俄罗斯客机在埃及西奈半岛坠毁，“西奈分支”宣布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并配上疑

似袭击过程的视频，表示袭击是对俄罗斯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报复。

２０１６ 年以来，“西奈分支”的袭击活动仍然持续不断。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北西奈省首

府阿里什附近的一处哨站遭到“西奈分支”武装分子的袭击，造成十多人死亡。 ４ 月，
“西奈分支”在北西奈省的阿里什和谢赫祖韦德附近实施多起袭击，造成数十人伤

亡。 ８ 月，北西奈省阿里什一辆警方的装甲车在市中心广场附近例行巡逻时，遭遇

“西奈分支”埋设的路边炸弹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此外，“西奈分支”也将袭击目标

对准了西奈半岛以外的埃及其他地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８ 日，一伙“西奈分支”分子袭击

了开罗南部赫尔万区（Ｈｅｌｗａｎ）的一处检查站，杀死了 ８ 名警察。 除了袭击军事目标

和警察，“西奈分支”还将袭击目标对准埃及的基督徒。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开罗一处基督

教堂遭到“西奈分支”极端分子的炸弹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亡。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西奈阿

里什的一个埃及警察岗哨遭到“西奈分支”极端分子袭击，造成 ５ 名警察死亡。

由于西奈安全局势日益严峻，埃及政府发动了针对“西奈分支”的打击行动。 早

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埃及军队就击毙了“圣城支持者”的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马里阿

姆（Ａｂｕ Ｍａｒｉａｍ）。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初，埃及军队根据情报，对谢赫祖韦德郊外的一处

“西奈分支”聚集点发动突袭，打死打伤数十名“西奈分支”武装分子。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埃及军队在一次战斗中击毙“西奈分支”的领导人阿布·杜阿·安萨里（Ａｂｕ Ｄｏａａ

ａｌ⁃Ａｎｓａｒｉ）。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埃及检方将 ２９２ 名“西奈分支”嫌疑人送交军事法庭审

判。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上的败退，也使得“西奈分

支”外来援助减少。 然而，“西奈分支”仍然不断发动针对埃及军事和警察目标的袭

击，有学者指出，断定“西奈分支”已经走向穷途末路还“为时尚早”。①

二、 “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发展的主要原因

“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能够迅速发展，除了受到“伊斯兰国”组织的资金、武

·６５·

① Ｙｏｒａｍ Ｓｃｈｗｉｔｚｅｒ，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Ｗｉｌａｙａｔ Ｓｉｎａｉ，” ＩＮＳ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Ｎｏ． ８５１， Ａｕｇｕｓｔ ３１，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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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人员上的支持外，还有以下几个重要原因。
首先，埃及始终存在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的暗流，每逢政局动荡之时，伊斯兰极

端组织便乘势滋生。 埃及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源起之地，受到了伊斯兰政治力量的重

要影响。 有学者曾经指出：“伊斯兰教是广大阿拉伯国家中唯一强大的政治反对派，
当政府对于经济和社会问题束手无策之时，伊斯兰教便会势力大增。”①在埃及历史

上，伊斯兰极端主义往往滋长于国内矛盾激增、经济社会发展乏力的动荡之时。 埃

及的极端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穆斯林兄弟会重要领导人赛义德·库

特布（Ｓａｙｙｉｄ Ｑｕｔｂ）。 库特布要求穆斯林放弃消极思想，用所谓“行动计划”武装自

己。 他为“圣战”和“圣战分子”辩护，主张用《古兰经》的法律条规来严格管理社会。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埃及社会进入剧烈动荡期，包括“伊斯兰团（Ａｌ⁃Ｇａｍａａ ａｌ⁃Ｉｓｌａｍ⁃
ｉｙｙａ）”、“伊斯兰圣战者（Ｔａｎｚｉｍ ａｌ⁃Ｊｉｈａｄ）”、“穆斯林教团（ Ｊａｍａａｔ ａｌ⁃Ｍｕｓｌｉｍｉｎ）”、
“地狱拯救（Ａｌ Ｎａｊｕｎ Ｍｉｎ Ａｌ Ｎａｒ）”在内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相继涌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以后，尽管穆巴拉克政府强力打击境内的恐怖组织，但始终无法根除。
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最初主要在开罗和上埃及萌芽和发展，如“伊斯兰圣战

者”。②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罗和上埃及地区不断爆发政治暴力，安全形势急剧

恶化。 据统计，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５ 年，死于政治暴力的人数逐年攀升，１９９１ 年约 ３０ 人死于

政治暴力，１９９２ 年死亡人数激增至 ９２ 人，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５ 年的死亡人数分别为 ２６６ 人、
３０４ 人和 ４１５ 人。 从 １９９６ 年起，埃及政府加大了对极端组织的打击力度，政治暴力

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随之下降，１９９６ 年～１９９８ 年的死亡人数分别为 １７４ 人、１９３ 人和

３９ 人。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伴随着埃及政府的强力打压，埃及境内的极端组织活

动逐渐销声匿迹，“伊斯兰团”和“伊斯兰圣战者”等组织的大多数成员放弃了极端主

义思想，转而投身于政治活动和社会教育。 然而，一些顽固不化的极端分子同“基
地”组织合并，在埃及继续活动。 ２０１１ 年后，埃及政局持续动荡，原有的政治和军事

高压态势不复存在，埃及境内的极端组织迅速抬头。
其次，埃及军队在西奈地区无法有效控制局势，且在军事行动中处置失当，不仅

在西奈当地民众中留下了消极印象，而且造成极端分子“越打越多”的困局。 由于受

到《埃及—以色列和平协定》的制约，埃及部队进驻西奈的人数仍然受到一定的限

制，加上西奈地域广大，地形复杂，埃及军队难以对西奈地区进行全面的管控。 正如

·７５·

①

②

③

Ｍａｒｉａ ｄｏＣｅｕ Ｐｉｎ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ｔｈａｃａ， １９９９， ｐｐ． １６５－１６６．

Ｍａｒｃ Ｓａｇｅｍ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ｐ． １３４．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 Ｋｅｉｎｌｅ， Ａ Ｇｒａｎｄ Ｄｅｌｕｓｉ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Ｂ． Ｔａｕｒｉｓ，２００１， ｐｐ． １３４－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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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驻防军官所言：“我们不可能监管所有的道路，不可能预防所有的炸弹袭击，我

们可以通过屏蔽电信讯号来阻碍恐怖分子的通讯，但他们可以依赖网络交流。 新技

术也使恐怖分子可以在数公里之外引爆炸弹。”①埃及军队往往分散部署在相互孤立

的军营和检查哨卡之间，各个部队之间依靠巡逻队和装甲车机动联络，因此，相对孤

立的军警基地和小规模的巡逻小队极易遭到极端分子的袭击。

在反恐处置方面，整个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军队和警察在西奈当地的管理较为

粗放，主要依靠武力震慑和笼络当地部落酋长来完成对西奈的监管。 ２００５ 年沙姆沙

伊赫惨案发生后，埃及政府在西奈大肆抓捕极端分子、嫌疑极端分子及其朋友、亲属

甚至邻居，并在审讯中动用私刑。 “许多被抓的人对意识形态、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司

法程序一无所知，他们有的甚至是文盲。”②２０１１ 年以后，埃及政府并未改变行动方

式，导致无法有效掌握极端组织的内部情况，军事行动的效果不佳。 如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埃及军队声称击毙了“圣城支持者”领导人易卜拉欣·穆罕默德·法里格（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Ｆｒｅｇ），但很快“圣城支持者”就发布视频，回击埃及军队“易卜拉欣不是我

们的领导人”，并嘲笑“埃及军队连我们的领导人是谁都不知道”。③ 因此在每次大

规模军事行动中，埃及军队往往对可疑分子不加区分地予以逮捕，以求“不让一个漏

网”。 如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开始的“西奈行动”中，埃及军队在谢赫祖韦德就摧毁了超过

２，０００ 间民居。 此外，埃及军队在行动中，由于军纪涣散导致的负面效应屡屡出现，

正如一位曾经的“统一圣战组织”成员所说：“埃及军队的行动夹杂着‘公报私仇’，以

暴制暴的手段增加了部落和当地居民对政府的仇恨。”④２０１２ 年“猎鹰行动”开始之

后，一位西奈当地居民抱怨说：“政府不加区分地胡乱抓人，只要见到拿枪的和留胡

子的都抓走……我们的部落领导人阿布·塔尔哈（Ｓｈｅｉｋｈ Ａｍｉｎ Ａｂｕ Ｔａｌｈａ）在动荡

时期，拿枪保卫当地的基督教堂，结果也被军队抓走了……官方媒体还将塔尔哈定

性为‘恐怖分子’大肆宣传……媒体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⑤

最后，西奈地区长期发展滞后，落后和贫困为极端组织在西奈的扩张提供了可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 Ｉ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ｎａｉ：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Ｏｆｆｓｈｏｏｔ Ｗｉｎｓ Ｈｅ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ｄｓ ａｓ Ｅｇｙｐｔｓ Ｃｒａｃｋｄｏｗｎ Ｂａｃｋｆｉｒｅｓ，” ＩＢ⁃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ｎｅ １，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ｂｔｉｍｅｓ． ｃｏ． ｕｋ ／ ｉｓｉｓ⁃ｓｉｎａｉ⁃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ｏｆｆｓｈｏｏｔ⁃ｗｉｎｓ⁃ｈｅａｒｔｓ⁃ｍｉｎｄｓ⁃ｅｇｙｐｔｓ⁃
ｃｒａｃｋｄｏｗｎ⁃ｂａｃｋｆｉｒｅｓ⁃１５０３８１３，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 日。

Ｋａｍａｌ Ｆａｙａｄ， “Ｗｉｌｌ ＩＳＩＳ Ｆｉ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 Ｅｇｙｐｔｓ Ｓｉｎａｉ？，”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 Ｊｕｎｅ ２３，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ｃｏｍ ／ ｐｕｌｓｅ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ｅｇｙｐｔ⁃ｓｉｎａｉ⁃ｉｓ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ｓａｒ⁃ｂａｙｔ⁃ａｌ⁃ｍａｑｄｉｓ，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 日。
“Ａｎｓａｒ Ｂｅｉｔ ａｌ⁃Ｍａｑｄｅｓ Ｄｅｎｉｅｓ Ｌｅａｄｅｒ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Ｋｉｌｌｅｄ，” Ｍａｄａ Ｍａｓｒ， Ｍａｙ ２５，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ａｄ⁃

ａｍａｓｒ．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ａｎｓａｒ⁃ｂｅｉｔ⁃ａｌ⁃ｍａｑｄｅｓ⁃ｄｅｎｉｅｓ⁃ｌｅａｄｅｒ⁃ｈａｓ⁃ｂｅｅｎ⁃ｋｉｌｌｅｄ，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Ｏｍａｒ Ａｓｈｏｕｒ，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ｎａｉ，”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５，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ｅｄｕ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２ ／ ０９ ／ ０５⁃ｊｉｈａｄｉｓｍ⁃ｓｉｎａｉ⁃ａｓｈｏｕｒ，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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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之机。 自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来，西奈长期处在埃及政府的有效管辖之外。 以色列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曾经长期占领西奈，根据 １９７９ 年埃及和以色列签订

的和平条约，以色列在 １９８３ 年才正式将西奈移交埃及管理。 ２０１３ 年，西奈尽管约有

人口 １４０ 万，但除去苏伊士运河沿岸的伊斯梅里亚和赛义德港等大城市，南西奈和北

西奈的人口只有约 ５９ 万人。 在西奈地区只有伊斯梅里亚、沙姆沙伊赫和塔巴等地基

础设施较为完善，其他地区的发展十分落后，西奈本土的贝都因人的生活仍然贫困。
长期以来，西奈地区的发展被忽视，包括贝都因部落在内的西奈居民被边缘化，文
盲、失业率在全埃及是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一切都为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的滋生提

供了土壤。 许多当地青年为了生存，受到来自极端组织的蛊惑并最终加入其中。 尽

管埃及军队已经加强了埃及—以色列的边境管控，但由于边境线漫长且地形复杂，
难以严格管理，不少西奈当地的年轻人穿越埃及—以色列边境，进而通过约旦前往

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当地的极端组织。 西奈东部地区尤其是靠近西奈—加沙边境

和西奈—以色列边境地区的贝都因人，许多都依靠走私货物和武器为生，更有不少

年轻人，组织偷渡团伙，运送武器、人员和资金。 因此，尽管埃及军队在边境地区多

次开展行动打击非法越境行为，尤其是在 ２０１４ 年底，将边境地区的一些贝都因人村

庄进行了整体搬迁，但仍然无法斩断西奈极端组织同外界的联系。 此外，极端组织

也在当地进行金钱引诱，往往向那些以自己名义发动袭击的武装团体发放资金，以
此鼓励当地的极端分子发动更多的袭击。

三、 “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的影响

“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埃及国内安全和国际反恐两个层

面。 在国内层面，“西奈分支”严重威胁埃及的政治稳定。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底，埃及军方

推翻穆尔西政府之后，埃及伊斯兰政治势力受到极大的削弱，尤其在塞西领导的埃及

政府将众多伊斯兰政党和团体定义为“恐怖组织”之后，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受到了一

些埃及青年人的热捧。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埃及军方在阿达维亚广场（Ｒａｂｉａ ａｌ⁃Ａｄａｗｉｙａ）的
“清场事件”导致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尽管大多数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仍然呼吁以和

平手段反抗埃及政府，但也有不少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青年人转而倾向于通过暴力

手段反抗埃及新政府，尤其是通过支持“伊斯兰国”组织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２０１４
年，随着埃及法院宣布穆巴拉克及其两个儿子无罪，埃及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日益上

升。 不少埃及青年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发布口号，高呼穆巴拉克时期穆斯林兄弟会的

标志性口号：“伊斯兰教是唯一出路。”
２０１１ 年之后埃及街头政治长期盛行，封锁道路、静坐示威、游行冲突已经成为埃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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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坛的常态。 在此背景下，任何埃及政治力量都不可能完全排除暴力干扰，这也

为“伊斯兰国”这类极端组织在埃及的扩张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土壤。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埃及一些宗教政党组成了“穆斯林青年起义（Ｍｕｓｌｉｍ Ｙｏｕｔｈ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在开罗举行

游行集会期间，有游行人员甚至高举“伊斯兰国”组织的旗帜。 此次游行后不久，“伊
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就在开罗策划了数起爆炸事件，以示对此次游行的呼应。① 当

埃及法院判定前总统穆巴拉克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前内政部长哈比卜·阿德利

（Ｈａｂｉｂ ａｌ⁃Ａｄｌｙ）无罪释放后，埃及国内反响强烈，除了一些示威者公开集会谴责法院

的判决之外，更有不少极端分子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在“脸书”和“推特”上发表

过激言论，标榜“建立伊斯兰国家才是埃及唯一出路”。 这种表述同 ２０１１ 年埃及动

荡时穆斯林兄弟会的网络流行语“伊斯兰教是唯一出路”相类似。 应当指出的是，尽
管穆斯林兄弟会多次公开表示不支持伊斯兰极端主义行为，但在 ２０１１ 年后的数次政

治运动中，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往往通过占领街道、阻塞交通、攻占政府机构和

群体争斗等“街头政治”手段实现政治目的，这在客观上助长了伊斯兰极端思想在埃

及的蔓延。 因此，“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不仅发迹于埃及政治动荡之中，其所秉

持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更是对埃及政治稳定造成了巨大威胁。
与此同时，“西奈分支”的发展还极大地损害了埃及国内旅游产业的形象。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西奈分支”炸毁了一架俄罗斯航空公司的客机，造成 ２２７ 名游客和机组人

员死亡，震惊了整个世界。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８ 日，３ 名在红海东海岸赫尔格达（Ｈｕｒｇｈａｄａ）
旅游的欧洲游客被两名“西奈分支”极端分子杀害。 尽管埃及安全部队迅速反应，活
捉一名袭击者，击毙另一名袭击者，但正如埃及旅游部长希沙姆·扎阿佐（Ｈｉｓｈａｍ
Ｚａａｚｏｕ）所言：“此次袭击事件极大地打击了旅游部门近来所做的吸引外国游客的努

力。”②根据埃及旅游部门的估计，２０１５ 年前往埃及旅游的外国游客人数大约为 ９３０
万人次，旅游收益为 ６１ 亿美元，与 ２０１４ 年同期相比下降 １５％。③ 埃及安全局势的持

续恶化，使埃及的旅游业受到严重打击。
在国际层面，一方面，“西奈分支”的扩张使国际和地区反恐形势进一步恶化。

２０１１ 年中东变局发生后，利比亚、突尼斯、埃及和叙利亚等国的恐怖活动骤然增加。
传统上，西奈半岛就是连接埃及和加沙地区的重要通道。 ２０１１ 年埃及局势动荡以

来，西奈半岛地区成为极端分子从北非通往伊拉克、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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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ｄｈａｍ Ｙｏｕｓｓｅｆ， “Ｓａｌａｆｉ Ｆｒｏｎｔ Ｖｏｗｓ ｔｏ Ｓｔａｇｅ ａｎ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Ｅｇｙｐ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ｅｇｙｐ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０１ ／ ｓａｌａｆｉ⁃ｆｒｏｎｔ⁃ｖｏｗｓ⁃ｓｔａｇｅ⁃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Ｍａｎｓｏｕｒ，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Ｖｏｌ． １４，

Ｉｓｓｕｅ 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 ｐ． ２１．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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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 随着北非利比亚和突尼斯政治局势的不断动荡，极端分子在利比亚中部和东

部快速扩张，利比亚的“伊斯兰国”组织甚至宣称要和西奈半岛的“伊斯兰国”组织分

支共同作战，“利比亚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我们要像德尔纳的兄弟们那样开辟

新的阵线……最终同‘圣城支持者’的兄弟们胜利会师。”①

另一方面，“西奈分支”的不断壮大，使埃及与以色列的双边关系面临严峻考验。

１９７９ 年埃及和以色列签订《埃以和平协定》，标志着两国双边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
但随着包括“西奈分支”在内的极端组织在西奈半岛日益猖獗，埃及和以色列在如何

应对西奈半岛极端组织扩张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根据《埃以和平协定》，西奈半岛

上的埃及驻军人数、装备和驻扎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② 因此，一些埃及媒体认

为，《埃以和平协定》侵犯了埃及国家主权，应当予以废除；而以色列则由于无法越境

进入西奈开展军事行动，对于埃及军方在西奈打击极端组织的行动效果并不满意。
此外，“西奈分支”的出现和发展，使得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关系以及哈马斯和其

他伊斯兰极端组织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一方面，哈马斯多次否认同“西奈分

支”存在合作关系，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迈沙阿勒（Ｋｈａｌｅｄ Ｍｅｓｈａａｌ）曾在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表示，哈马斯与“伊斯兰国”组织并无关联：“哈马斯从不在自己的土地之外发动袭

击，我们同‘伊斯兰国’并无关系。 哈马斯不是一个崇尚暴力的宗教团体，我们谴责

‘伊斯兰国’组织杀戮平民和记者的行径。”③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西奈分支”的一名领导

人也发表言论，谴责哈马斯“劫掠我们的武器装备”，认为哈马斯“不是真正的‘圣战’
组织，而是对加沙人民和穆斯林的背叛。”④但另一方面，埃及和以色列则不断指责哈

马斯暗中同“西奈分支”保持暧昧关系，藉此打破埃及和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封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更是将哈马斯和“伊斯

兰国”组织共同比喻为“一棵毒树上的枝杈”。⑤ 因此，“西奈分支”的出现和发展，导
致西奈—加沙—以色列地区格局进一步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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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转引自 Ａｎｄｒｅｗ Ｅｎｇｌｅ，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ａｔｃｈ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１，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ｏｔｈｅｒ ／
ＰＯＬ２３７１⁃ＷｉｔｈＮｏｔｅｓ．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 日。

关于《埃以和平协定》对西奈半岛埃及军队驻军限制的具体规定，参见 Ａｓｓａｆ Ｏｒｉｏｎ， “Ｓｔｅａｄｆａｓｔ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ｓ ｉｎ Ｓｉｎａｉ，” ＩＮＳ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Ｎｏ． ８３７， Ｊｕｌｙ ２５， ２０１６．

哈立德·马沙尔：《哈马斯对“伊斯兰国”的态度》 （阿拉伯文），Ｍａｋｔｏｏｂ 新闻网，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ｍａｋｔｏｏｂ．ｎｅｗｓ．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 ｖｉｄｅｏ ／ ｐｌａｙｌｉｓｔ ／ ⁃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

Ａｄｎａｎ Ａｂｕ Ａｍｅｒ，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Ｓｉｎａｉ Ｐｏｓｅｓ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Ｈａｍａｓ，”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ｃｏｍ ／ ｐｕｌｓｅ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ａｉ⁃ｔｈｒｅａｔ⁃ｈａｍａｓ⁃ｇａｚａ．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９ 日。
Ｅｄｉｔｈ Ｍ． Ｌｅｄｅｒ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Ｄａｒａｇｈｍｅｈ， “Ｎｅｔａｎｙａｈｕ： Ｈａｍａｓ，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Ｇｒｏｕｐ Ｓｈａｒｅ Ｃｒｅｅｄ，”

Ｈｕｆｆ Ｐｏｓ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９，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ｈｕｆｆ⁃ｗｉｒｅｓ ／ ２０１４０９２９ ／ ｕｎ⁃⁃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ｒａｅｌ⁃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ｓ，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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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埃及政府的应对措施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后，西奈半岛的安全局势迅速陷入动荡。 ２０１１ 年初，埃及军方

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西奈半岛的军事局势百分百可控。 而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埃及军方

对于西奈半岛局势的表态则转变为“百分百控制西奈北部地区”①。 面对严峻形势，

塞西政府不断采取措施，以确保西奈地区的安全。 埃及军队在临近加沙的拉法地区

设立检查站，从下午 ５ 点到早上 ７ 点实施宵禁。 塞西总统对西奈事务十分关心，他在

担任国防部长时就曾经视察西奈半岛的局势。 在担任总统后，塞西在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和

７ 月两次视察西奈，显示出埃及政府对于西奈安全形势的重视。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以来，埃

及军队在西奈地区打击恐怖组织的军事行动取得进展，击毙了包括“西奈分支”领导

人安萨里在内的多名“西奈分支”极端分子。
除军事打击外，埃及政府还鼓励埃及宗教界与伊斯兰极端思想做斗争。 ２０１５ 年

新年，塞西在爱资哈尔大学的讲话中指出：“如果说我们信奉的宗教和思想将导致世

界其他地方的毁灭和杀戮，那么这种思想是不可思议的……我再次重复，我们需要

进行宗教改革，爱资哈尔的教士们，你们对真主负责，全世界都在盼望着你们的言

论，因为伊斯兰世界正在被割裂和毁灭。”②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埃及议会宗教委员会出台

了关于规范宗教教令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只有爱资哈尔和埃及教法判令委员会

（Ｄａｒ ａｌ⁃Ｉｆｔａ）有权发布宗教法令（ ｆａｔｗａ），除这两个机构之外，其他宗教机构发布的宗

教法令均属非法；如果没有爱资哈尔和埃及教法判令委员会的授权，擅自发布宗教

法令的宗教机构负责人将会被埃及政府处以六个月以上监禁或者罚款。 “该法令的

出台，将会把发布宗教法令的权力集中到爱资哈尔和埃及教法判令委员会的少数高

级教士手中，而这些高级教士则受政府监督。”③

埃及政府还积极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展开各类合作，打击极端组织。 塞西政

府已经与沙特共同谋划组建“反恐部队”，积极利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平台，深化阿

拉伯国家的反恐合作。 与此同时，埃及也与以色列在增兵西奈、协调打击极端组织

等敏感问题上进行了密切的沟通。 根据《埃以和平协定》的规定，西奈半岛依据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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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扎埃及部队数量的多少，被分成由 Ａ 到 Ｄ 四个区域。 其中 Ａ 区包括西奈半岛的

西部，Ｂ 区囊括西奈半岛中部，Ｃ 区是西奈与加沙边界以西部分，Ｄ 区则包含亚喀巴

湾以西以及西奈半岛东北角。 《埃以和平协定》规定，埃及在 Ａ 区可以驻扎机械化部

队，Ｂ 区可以驻扎至多两个边防营，Ｃ 区只能驻扎警察机构，而 Ｄ 区属于非军事区，

埃及空军的飞机和侦察机不允许从 Ｂ 区和 Ｃ 区上空飞越。 由于《埃以和平协定》的
限制，埃及政府无法在西奈半岛全境部署足够的军队，因此无法对西奈半岛的“伊斯

兰国”组织进行有效打击。 在 ２０１１ 年穆尔西执政时期，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出现危

机，以色列曾经反对埃及在西奈半岛增兵；而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埃及军方控制最高权力

后，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政治互信增强，以色列也和埃及进行了协调，“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之后，以色列已经默认了埃及在西奈半岛的一切军事部署行动”①，允许埃及陆军

和空军在西奈半岛中部和东部执行任务。 以色列前驻埃及大使艾力·沙克德（Ｅｌｉ

Ｓｈａｋｅｄ）表示：“我们十分期待埃及能够赢得战争胜利，他们必须取胜，这事关以色列

的利益。”②

随着埃及加大针对“西奈分支”的打击力度，有埃及学者表示，“西奈分支”已经

逐渐走向消亡：“该组织藉以生存的五个因素逐渐消减……他们所依靠的组织结构

和人口资源逐渐消失，其资金来源、武器储存逐渐消耗，其通讯网络逐渐被割裂，且

无法从利比亚和加沙招募人员。 该组织已经日薄西山……‘伊斯兰国’不仅在埃及

衰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也将走向终结。”③

五、 结　 语

作为“伊斯兰国”组织全球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奈分支”的源起和发展

当然离不开外部因素的影响。 美国“战略东移”和反恐战略收缩所导致的反恐力量

下降、伊拉克和叙利亚乱局的持续以及“伊斯兰国”组织的发展和扩张，为西奈地区

极端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组织在西奈的发展也离不开埃

及国内特殊的极端主义历史背景，它不仅受到西奈地区社会贫困现状的刺激，更受

到埃及军队在西奈地区反恐举措失当的影响。 “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的源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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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构成了“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外扩张的例证。 西奈半岛临近苏

伊士运河，而“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的恐怖主义活动，则威胁着西奈半岛、苏伊士

运河乃至埃及的安全与稳定，其危害性不言而喻。
随着“一带一路”愿景下中埃关系的不断发展，以中国—埃及苏伊士运河经贸合

作区为代表的两国经贸合作不断加强。 对中国而言，埃及位于“一带一路”西端交汇

地带，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枢纽地位，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对象。
对埃及而言，中国是发展中大国，拥有雄厚的产能、资本和技术优势，是参与“苏伊士

运河走廊经济带”开发的优选合作伙伴。 中埃在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技
术资本等方面正不断呈现出互补优势，在贸易、投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交通运

输、电力能源、卫星科技等领域也蕴藏着巨大合作潜能。① 埃及提出的“苏伊士运河

走廊经济带”，也正在成为中埃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领域。 “一带一路”在此

对接，为中埃发展战略对接迎来历史机遇，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中国企业提供

了国际合作与发展的良好平台，更将进一步为中埃全方位合作打开广阔的前景。
“伊斯兰国”组织在埃及的滋长与扩张所带来的地区安全隐患，不仅造成埃及国

内安全局势的动荡，扰乱埃及的投资环境，也可能把中国在埃及人员和设施作为直

接攻击目标，威胁中国在埃及的人员和财产安全，最终影响中埃双边关系和“一带一

路”建设，因此值得中国持续关注和高度警惕。 中国在密切关注埃及国内政治局势

的同时，尤其要关注埃及国内恐怖主义动向，做好必要的情报和信息储备；当地中资

企业也应加强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安保工作，做好和埃及情报和警察机构的交

流和沟通，确保中国在埃及人员与设施的安全。 此外，驻外领事馆也应当积极主动

地做好协调和相关安全预案，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安全威胁。

（责任编辑：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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